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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是
飲
食
天
堂
嗎
？
這
天
堂
許
多
菜

餚
美
食
，
大
都
不
外
來
自
東
南
西
北
五
湖

四
海
，
各
國
城
市
的
菜
式
都
有
一
點
。
說

來
洩
氣
，
其
中
不
少
菜
式
還
虛
有
其
名
，

不
時
聽
到
來
自
當
地
的
食
客
訴
說
嘗
不
到

他
們
家
鄉
真
正
的
滋
味
。
星
馬
遊
客
說
吃
不
到

他
們
正
宗
的
海
南
雞
飯
；
客
家
遊
客
就
說
梅
菜

扣
肉
比
不
上
他
們
家
鄉
；
法
國
人
對
香
港
的
法

國
田
螺
有
意
見
；
遊
過
日
本
，
誰
都
知
道
香
港

吃
到
的
神
戶
牛
柳
不
是
那
種
味
道
。
所
謂
飲
食

天
堂
，
大
不
了
菜
譜
上
什
麼
地
方
菜
都
找
得

到
。遺

憾
在
那
麼
多
菜
餚
美
食
中
，
就
不
知
道
香

港
有
什
麼
本
土
大
菜
，
除
了
以
魚
蛋
港
著
名
的

魚
蛋
，
還
有
什
麼
呢
，
請
恕
不
是
食
家
，
真
的

孤
陋
寡
聞
，
說
不
出
來
。

而
且
就
算
是
魚
蛋
店
的
魚
蛋
，
都
未
必
每
家

都
能
保
持
一
定
水
準
。
再
說
，
魚
蛋
也
不
是
什

麼
大
菜
，
說
是
零
食
還
差
不
多
。
事
實
這
零
食

也
的
確
獨
領
風
騷
，
尤
其
旺
角
一
帶
，
不
論
港

客
遊
客
，
真
是
人
手
一
串
。
小
魚
蛋
店
子
舖
租

動
輒
五
六
位
數
字
，
生
意
還
是
如
常
興
旺
。
此

外
，
就
是
什
麼
絲
襪
奶
茶
雞
蛋
仔
蛋
撻
菠
蘿
包

了
。
香
港
，
大
不
了
只
能
勉
強
說
是
﹁
零
食
天
堂
﹂。

就
是
零
食
，
比
起
台
灣
，
也
是
老
二
。
台
灣
零
食
才
多

花
樣
，
鳳
梨
菜
頭
酥
／
竹
炭
花
生
竹
筍
餅
／
鐵
蛋
／
麻
糬

⋯
⋯

數
之
不
盡
，
台
式
零
食
包
裝
也
別
具
一
格
，
有
些
生

產
商
似
乎
前
身
都
是
文
藝
作
家
，
總
喜
歡
在
產
品
封
套
上

印
上
溫
馨
抒
情
的
句
子
，
比
如
有
個
﹁
南
瓜
海
苔
脆
片
﹂

零
食
總
題
目
是
﹁
尋
味
錄
﹂
內
文
就
這
樣
寫
：
﹁
片
片
飽

滿
的
南
瓜
，
鋪
在
香
酥
雙
面
海
苔
上
，
令
你
回
味
無
窮
酥

／
脆
／
香
。
﹂
不
算
太
詩
意
，
也
花
過
點
心
思
。
那
牌
子

的
南
瓜
海
苔
脆
片
，
薄
薄
兩
小
片
海
苔
當
中
，
裡
頭
只
是

疏
疏
落
落
夾
上
幾
粒
芝
麻
，
南
瓜
不
知
何
處
去
，
大
概
給

童
話
中
的
灰
姑
娘
造
成
南
瓜
車
溜
跑
了
，
最
有
趣
是
封
包

上
聲
明
﹁
本
產
品
已
投
保
一
千
萬
產
品
責
任
險
﹂，
食
家
吃

壞
肚
子
還
可
中
彩
呀
。
一
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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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顏
　
涵

香港是飲食天堂嗎？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免
費
電
視
牌
照
尚
未
正
式
發
放
，
電
視
的
競
爭

已
開
始
呈
現
，
電
視
台
已
紛
紛

手
邀
請
昔
日
在

電
視
台
出
身
、
今
日
已
成
為
天
皇
巨
星
的
猛
將
回

巢
演
出
，
足
證
距
離
正
式
發
牌
日
子
應
該
不
遠

了
。
相
信
政
府
正
式
發
牌
後
，
競
爭
將
更
白
熱

化
，
當
中
劇
集
的
競
爭
應
該
最
為
激
烈
。

在
香
港
的
電
視
業
進
入
激
烈
的
競
爭
年
代
時
，
美
、

日
、
韓
等
地
的
電
視
劇
早
已
進
行
了
大
廝
殺
。
美
劇
的

製
作
出
現
許
多
一
季
就
完
蛋
的
情
況
，
即
使
能
有
第
二

季
、
第
三
季
的
出
現
，
但
只
要
收
視
一
跌
，
劇
集
就
馬

上
收
工
。
因
為
競
爭
如
此
激
烈
，
所
以
大
部
分
美
劇
的

題
材
都
傾
向
硬
橋
。
這
幾
年
美
劇
的
題
材
大
多
為
懸

疑
、
科
幻
、
緝
兇
等
，
產
量
雖
然
非
常
多
，
但
劇
種
好

像
都
被
一
體
化
，
觀
眾
的
選
擇
反
而
少
了
。

記
得
有
段
時
間
晚
晚
瘋
狂
追
捧
美
劇
，
包
括
︽T

he
X
-F
iles

︾、
︽A
lly

M
cB
eal

︾、
︽E

R

︾、
︽C

SI

︾、

︽T
h
e
P
ractice

︾、
︽F

rien
d
s

︾、
︽S

ex
an
d
th
e

C
ity

︾。
單
是
律
師
戲
就
已
有
幾
種
不
同
類
型
。
有
部
分
劇
情
，
我

至
今
仍
然
清
楚
記
得
。
︽A

lly
M
cB
eal

︾
中
，A

lly

雖
然
是
個
極

度
發
男
人
寒
的
女
人
，
但
即
使A

lly

跟
其
秘
書
兼
朋
友E

laine

的
男

友
互
相
產
生
感
覺
，A

lly

基
於
道
義
，
拒
絕
撬
好
友
的
牆
腳
。
人

到
中
年
兜
兜
轉
轉
、
尋
尋
覓
覓
，
終
於
找
到
一
個
跟
自
己
有
感
覺

的
男
人
並
不
容
易
，
但
為
了
這
種
女
人
之
間
的
義
氣
，
寧
願
孤
獨

一
人
，
這
是
叫
人
愛
上A

lly

這
角
色
的
原
因
。
︽T

he
P
ractice

︾

其
中
一
集
，
主
角
為
無
辜
的
被
告
打
官
司
，
在
陪
審
員
宣
判
結
果

之
前
，
主
角
因
為
沒
有
勝
算
，
雖
然
明
知
被
告
是
無
辜
，
卻
力
主

被
告
認
罪
，
以
圖
減
刑
，
在
法
官
宣
判
刑
罰
之
後
，
主
角
才
得
悉

原
來
陪
審
員
原
本
是
裁
定
被
告
無
罪
的
。
主
角
放
棄
追
求
公
義
，

以
圖
減
刑
，
結
果
令
無
辜
者
受
罰
，
故
事
令
人
反
思
。

︽A
lly
M
cB
eal

︾
跟
︽T

he
Practice

︾
雖
然
同
屬
律
師
戲
，
但

風
格
各
異
，
卻
同
樣
令
人
留
下
深
刻
記
憶
。
及
至
後
來
的

︽24

︾、
︽Prison

B
reak

︾、
︽H

eroes

︾
等
，
劇
情
雖
然
非
常
緊

湊
，
但
坦
白
講
，
看
完
之
後
卻
沒
有
太
多
的
情
節
能
記
在
心
裡
，

有
時
甚
至
會
把
幾
個
類
近
的
情
節
混
淆
了
，
總
覺
得
這
類
硬
橋
戲

欠
缺
了
一
些
﹁
人
味
﹂。

其
實
除
了
電
視
劇
之
外
，
近
年
有
許
多
東
西
都
變
得
一
體
化
，

面
目
模
糊
的
。
商
場
是
其
中
一
樣
，
不
論
在
油
尖
旺
、
港
島
或
新

界
，
所
有
商
場
都
幾
乎
全
是
一
模
一
樣
的
連
鎖
店
，
毫
無
特
色
可

言
。
服
飾
潮
流
也
如
是
，
上
世
紀
六
、
七
十
年
代
有
迷
你
裙
、
喇

叭
褲
、
八
十
年
代
有
大
墊
膊
，
但
從
九
十
年
代
至
今
，
變
化
似
乎

已
不
大
。
手
機
也
有
同
樣
情
況
，
昔
日
的
水
壺
大
哥
大
、
諾
基
亞

的
蕉
、
摩
托
羅
拉
的
摺
龜
，
部
部
外
形
獨
特
，
不
論
你
是
否
喜

歡
，
總
之
一
眼
望
上
去
就
能
認
得
。
但
現
今
的
手
機
，
部
部
都
是

智
能
手
機
，
若
不
看
清
楚
手
機
是
屬
於iPhone

還
是sam

sung

，
分

分
鐘
會
撈
亂
。

這
種
一
體
化
的
現
象
，
甚
至
蔓
延
到
人
的
身
上
。
昔
日
的
香
港

小
姐
，
個
個
不
同
形
象
，
朱
玲
玲
、
鄭
文
雅
、
陳
法
蓉
、
李
珊

珊
、
李
美
鳳
、
戴
月
娥
、
林
良
蕙
，
個
個
不
同
造
型
，
擁
有
不
同

氣
質
，
未
必
個
個
你
都
欣
賞
，
但
至
少
一
提
起
她
們
的
名
字
，
你

一
定
會
記
得
她
們
的
樣
子
。
但
今
時
今
日
的
港
姐
，
甚
麼
張
名

雅
、
朱
晨
麗
、
陳
庭
欣
、
朱
希
敏
、
張
秀
文
，
一
連
串
的
名
字
，

你
記
得
幾
多
張
臉
孔
？
很
抱
歉
，
我
真
的
一
張
也
記
不
起
，
名
字

只
是
從
網
上
抄
下
來
而
已
。

時
代
進
步
，
在
激
烈
的
競
爭
下
，
滿
以
為
會
有
更
多
的
選
擇
，

但
事
實
卻
相
反
，
不
論
人
或
事
或
物
件
都
愈
來
愈
相
近
，
所
有
東

西
都
好
像
被
一
體
化
，
這
種
現
象
值
得
我
們
去
反
思
。

一體化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好
友
葉
潔
馨
假
日
偕
友
青
山

灣
三
聖
墟
﹁
嘆
﹂
海
鮮
後
大
讚

﹁
正
斗
﹂
，
囑
阿
杜
﹁
不
妨
一

試
﹂，
答
之
﹁
早
已
試
過
，
不
過

定
會
再
嚐
﹂
，
因
此
地
充
滿
回

憶
，
定
會
去
再
尋
舊
夢
也
。

一
九
六
一
年
初
輟
學
來
港
謀
生
，

姊
夫
介
紹
入
青
山
灣
﹁

泰
棉
織
廠
﹂

做
管
倉
員
。
上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時
該

處
正
是
青
山
灣
海
鮮
碼
頭
所
在
地
，

那
時
和
香
港
仔
及
沙
田
海
鮮
舫
，
並

稱
為
港
九
居
民
假
日
郊
遊
吃
海
鮮
三

大
旺
點
，
尤
其
青
山
灣
是
當
年
后
海

灣
漁
船
避
風
港
集
中
點
，
不
是
港
九

漁
民
﹁
灣
水
﹂
之
處
︵
停
泊
漁
船
暫

居
的
海
灘
區
︶。
向
海
一
邊
有
小
荒
島

﹁
老
鼠
洲
﹂，
又
稱
青
山
十
九
咪
半
，

向
山
一
邊
便
是
青
山
碼
頭
三
聖
墟
，
有
些
漁
民
在

淺
水
海
灣
長
期
停
泊
，
把
兒
女
推
介
上
岸
到
紡
織

廠
打
工
，
如
嫁
得
岸
上
人
家
便
是
﹁
上
岸
﹂，
他

們
叫
﹁
埋
街
食
井
水
﹂，
而
父
母
叔
嬸
輩
則
平
日

仍
出
海
捕
魚
，
數
日
後
返
青
山
灣
把
漁
穫
交
入
漁

市
場
，
一
些
零
碎
雜
魚
則
放
在
木
桶
、
面
盆
，
由

家
中
婦
女
童
工
擺
在
碼
頭
邊
散
賣
給
當
地
居
民
。

這
些
往
往
是
名
種
雜
海
魚
、
生
猛
龍
蝦
、
大
蟹
，

發
展
之
下
三
聖
墟
成
為
青
山
灣
著
名
漁
販
勝
地
，

開
有
一
列
列
海
鮮
小
店
攤
檔
。
那
些
賣
雜
魚
的
男

女
漁
戶
家
人
往
往
就
是
工
廠
同
事
，
她
們
常
會
打

招
呼
﹁
杜
生
，
給
五
元
﹂、
﹁
杜
生
，
給
三
元
﹂

便
捧
上
一
小
桶
雜
魚
蝦
蜆
，
我
們
拿
回
宿
舍
和
同

事
白
灼
、
燒
、
炸
，
少
少
錢
便
長
期
吃
海
上
鮮
，

發
展
至
今
日
此
間
已
成
海
鮮
名
點
，
成
行
成
市
，

阿
杜
久
已
想
再
遊
舊
地
探
探
昔
日
少
年
時
伙
伴
尚

在
人
間
否
，
所
以
遊
舊
地
也
是
追
尋
舊
夢
，
估
計

當
年
追
求
過
之
碼
頭
皇
后
，
今
日
已
是
老
太
婆
，

兒
孫
滿
膝
了
。

﹁
十
九
咪
青
山
灣
﹂
前
一
些
，
以
前
便
是
咖
啡

灣
松
山
小
築
富
人
別
墅
，
年
中
不
少
粵
語
片
在
此

處
拍
沙
灘
景
，
常
有
明
星
出
沒
，
阿
杜
在
一
九
七

一
年
時
已
在
海
濱
認
識
呂
奇
、
陳
寶
珠
，
呂
奇
甚

至
說
可
以
介
紹
去
拍
戲
﹁
入
行
﹂，
幾
個
月
後
阿

杜
去
了
做
海
員
航
海
，
徹
底
改
變
了
命
運
。

追尋舊夢
阿　杜

杜亦
有道

位
於
日
本
島
根
縣
的
出
雲
，
居
處
偏
遠
，
自
古
以

來
為
神
靈
源
起
之
處
，
神
社
各
有
特
色
，
據
稱
是
日

本
史
上
最
具
﹁
靈
氣
﹂
的
古
都
。

出
雲
大
社
是
遊
逛
出
雲
市
的
第
一
重
要
景
點
，
經

住
宿
的
溫
泉
旅
館
女
將
︵
女
主
持
︶
推
介
，
參
加
了

縣
政
府
與
巴
士
營
運
商
特
別
為
﹁
出
雲
神
話
博
覽
會
﹂
安

排
的
觀
光
巴
士
一
日
遊
，
只
需
二
千
五
百
日
圓
，
便
可
搭

乘
觀
光
巴
士
，
遊
逛
佐
須
神
社
、
稻
佐
之

、
出
雲
大
社

和
八
重
垣
神
社
四
個
島
根
據
縣
的
旅
遊
景
點
，
是
超
值
之

選
，
遺
憾
是
聽
不
懂
導
遊
的
日
語
介
紹
，
但
也
無
損
遊

興
。被

指
定
為
國
寶
的
﹁
出
雲
大
社
﹂
，
原
名
﹁
杵
築
大

社
﹂，
歷
經
多
次
翻
造
，
現
存
的
正
殿
建
於
十
八
世
紀
，
高

約
二
十
四
公
尺
。
傳
說
中
，
大
國
主
神
讓
渡
國
土
的
條
件

是
興
建
與
天
同
高
的
宮
殿
供
他
居
住
，
因
此
古
代
紀
錄

中
，
出
雲
大
社
曾
高
達
四
十
八
或
九
十
六
公
尺
，
在
二
○

○
○
年
開
挖
本
殿
前
方
地
基
時
，
曾
發
現
﹁
宇
豆
柱
﹂
遺

跡
，
由
三
棵
粗
一
點
四
公
尺
的
木
材
結
成
一
束
，
與
古
代
設
計
圖
相

符
，
使
得
傳
說
中
出
雲
大
社
曾
高
達
四
十
八
公
尺
的
可
能
性
大
為
提

高
。正

殿
風
格
稱
為
﹁
大
社
造
﹂，
與
三
重
縣
伊
勢
神
宮
的
﹁
神
明
造
﹂

及
大
阪
府
住
吉
大
社
的
﹁
住
吉
造
﹂，
同
稱
是
日
本
最
古
老
的
三
大
神

社
建
築
風
格
。
目
前
正
殿
還
在

進
行
﹁
平
成
大
遷
宮
﹂
維
修
工

程
，
以
檜
木
樹
皮
翻
修
屋
頂
，

預
計
在
明
年
五
月
重
新
開
放
。

走
進
出
雲
大
社
，
最
讓
人
驚

嘆
的
是
神
樂
殿
上
重
達
四
點
五

噸
的
﹁
大
注
連
繩
﹂，
規
模
日

本
第
一
，
今
年
七
月
才
剛
換

新
，
置
身
在
稻
草
編
成
的
繩

下
，
須
遵
循
古
法
﹁
二
拜
四
拍

手
一
拜
﹂
的
程
序
，
祈
求
神
明

庇
佑
。
氣
氛
靜
謐
莊
嚴
，
頓
時

不
免
感
覺
自
身
渺
小
，
彷
彿
繩

上
有

神
靈
的
法
力
，
幸
福
魔

法
緊
緊
包
覆
在
信
眾
身
上
。

出雲的神話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你
看
人
是
先
看
哪

裡
？
有
人
看
臉
，
有
人

看
鼻
子
，
有
人
看
腿
，

有
人
看
眼
睛
，
各
有
各

的
習
慣
。

在
內
地
的
商
務
印
書
館
，
去

年
出
了
一
本
書
，
是
屬
於
往
事

書
系
的
︽
百
年
記
憶—

—

中
國

近
現
代
文
人
心
靈
的
探
尋
︾，

作
者
是
台
灣
作
家
蔡
登
山
。
書

中
講
到
很
多
文
人
的
往
事
和
近

況
，
頗
為
可
觀
。
最
引
人
入
勝

的
是
﹁
愛
在
最
初
一
眼
﹂
那
個

章
節
，
裡
面
有
兩
篇
文
章
，
分

別
是
﹁
關
於
眼
睛
﹂
和
﹁
牽
手

和
放
手
之
間
﹂，
提
及
的
一
對
對
文
人
有

艾
青
和
高
灝
、
巴
金
和
蕭
珊
、
丁
玲
和
胡

也
頻
、
蕭
紅
和
蕭
軍
。

這
一
對
對
的
文
人
夫
婦
，
男
方
都
是
深

深
迷
戀

女
方
的
眼
睛
。
高
灝
那
雙
眼

睛
，
令
詩
人
艾
青
久
久
不
能
忘
懷
，
寫
下

了
︽
關
於
眼
睛
︾
：
﹁⋯

⋯

有
那
麼
一
雙

眼
睛
／
在
沒
有
燈
光
的
夜
晚
／
你
和
她
挨

得
那
麼
近
／
突
然
向
你
閃
光
／
又
突
然
熄

滅
了
／
你
一
直
都
記
得
那
一
瞬
有
那
麼
一

雙
眼
睛
，
深
得
像
一
口
古
井
／
四
周
有
水

草
叢
生
／
你
只
向
井
裡
看
了
一
眼
／
經
過

多
少
年
，
你
還
記
得
那
古
井⋯

⋯

﹂
令
人

遺
憾
的
是
，
這
雙
眼
睛
只
能
讓
艾
青
寫
在

詩
裡
，
作
為
永
恆
的
懷
念
。

但
是
蕭
珊
的
那
雙
﹁
在
青

的
臉
龐
上

滾
來
滾
去
﹂
的
﹁
圓
圓
的
漆
黑
的
眼

珠
﹂，
卻
能
陪
伴
巴
金
﹁
走
過
三
十
幾
年

的
風
風
雨
雨
﹂。

至
於
蕭
紅
和
蕭
軍
的
初
遇
，
蕭
紅
那
雙

直
視

蕭
軍
的
﹁
一
雙
特
大
的
閃
亮
的
眼

睛
﹂，
以
及
稍
後
在
桌
子
上
發
現
蕭
紅
寫

的
詩
句
後
，
就
令
蕭
軍
認
定
，
蕭
紅
就
是

他
命
裡
的
愛
人
。

你
有
被
異
性
的
眼
睛
吸
引
過
嗎
？
你
有

在
異
性
的
眼
睛
裡
，
看
到
過
生
命
裡
注
定

的
鍾
情
嗎
？
或
者
，
你
從
現
在
起
，
開
始

留
意
異
性
的
眼
睛
？

看眼睛
興　國

隨想
國

︽
雲
南
樣
樣
好
︾
是
中
國
廣
播
電
視

出
版
社
去
年
中
出
版
的
一
本
書
，
由
我

的
朋
友
曹
鵬
等
七
位
北
京
博
士
到
雲
南

掛
職
一
年
的
體
驗
記
錄
。
我
雖
沒
看
過

該
書
，
卻
常
從
曹
鵬
口
中
聽
到
類
似
的

讚
嘆
，
以
致
我
也
被
他
說
到
心
動
，
幾
年
內

遊
了
兩
次
雲
南
，
還
打
算
再
去
。

以
前
，
雲
南
對
我
來
說
，
只
是
中
國
少
數

民
族
最
多
的
一
個
西
南
邊
陲
省
份
，
雖
然
也

久
聞
西
雙
版
納
、
香
格
里
拉
、
麗
江
等
旅
遊

勝
地
的
大
名
，
倒
沒
認
真
地
想
過
去
旅
行
。

當
曹
鵬
四
年
前
在
電
郵
中
跟
我
說
要
到
昆
明

工
作
一
年
，
我
也
只
是
像
得
悉
一
位
朋
友
的

近
況
一
樣
，
沒
特
別
留
心
。
我
想
，
當
時
的

他
可
能
也
只
是
想
離
開
一
下
北
京
，
體
驗
一

下
外
省
的
生
活
而
已
。

卻
沒
想
到
，
這
一
年
零
兩
個
月
的
駐
滇
日

子
為
他
打
開
了
另
一
扇
窗
戶
，
讓
他
欣
賞
到

這
個
高
原
省
份
的
奇
山
異
景
，
也
以
媒
體
人

和
文
化
人
的
獨
特
視
角
結
交
了
各
方
朋
友
。

與
此
同
時
，
他
也
不
吝
把
自
己
的
所
見
所
聞

跟
朋
友
分
享
，
並
誠
邀
外
地
故
友
到
訪
他
客

居
的
雲
南
，
言
語
之
中
，
那
就
像
是
養
他
育
他
的
故
鄉

般
。於

是
，
在
他
的
召
感
下
，
我
兩
年
多
前
帶

不
經
意

的
心
踏
上
了
這
塊
對
我
來
說
陌
生
的
土
地
，
卻
留
意
深

刻
的
印
象
。
由
於
是
以
自
由
客
身
份
，
而
不
是
像
以
往

的
出
差
或
探
親
，
玩
得
比
較
隨
意
、
輕
鬆
，
但
我
始
終

擺
脫
了
傳
媒
人
的
本
性
，
回
來
後
居
然
忍
不
住
寫
了
三

篇
旅
遊
稿
，
更
做
了
兩
位
藝
術
家
專
訪
，
以
致
同
行

說
：
你
是
玩
樂
不
忘
工
作
。

我
雖
照
單
全
收
，
但
倒
不
是
為
了
工
作
，
將
所
見
所

聞
跟
人
分
享
已
成
為
多
年
的
職
業
習
慣
，
何
況
那
是
由

衷
的
，
而
那
裡
的
風
光
和
人
情
的
確
很
美
，
而
且
，
每

一
個
地
方
和
民
族
都
有
其
特
色
。

因
為
住
久
和
跑
慣
了
繁
囂
的
現
代
大
都
市
，
對
空
曠

的
山
水
和
茂
盛
的
森
林
格
外
嚮
往
和
享
受
，
大
理
古
城

的
拙
樸
人
情
和
版
納
雨
林
的
清
香
柔
情
跟
石
屎
森
林
的

僵
硬
冷
漠
形
成
對
比
，
王
溪
的
恬
靜
綠
蔭
令
人
有
定
居

的
衝
動
，
曲
靖
的
獨
特
地
貌
則
令
人
稱
奇⋯

⋯

滇
菜
雖

然
躋
不
進
中
國
八
大
名
菜
之
列
，
卻
以
山
珍
、
水
鮮
見

長
，
且
選
料
廣
，
風
味
多
，
鮮
嫩
、
清
香
中
還
帶
點
酸

澀
、
麻
辣
，
講
究
原
汁
原
味
。

︵
再
遊
雲
南
之
一
︶

「雲南樣樣好」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多少年來，「北漂」作為首都一道耀眼的景
觀，已成為京畿文化一個重要方面。北漂族角色
不同，有歌手、地下樂隊、音樂人、群眾演員、
自由撰稿人和畫家等等，卻擁有同一個身份：都
是在京城打拚的「尋夢人」。他們大多居住在遠離
市區的京郊，執 地編織 瑰麗的夢想，即使這
夢遙不可及也無怨無悔。
對於熱衷繪畫的北漂族而言，京郊通州（原通

縣）是趨之若鶩的地方：因為通州有個遐邇聞名
的宋莊鎮，宋莊鎮是個大名鼎鼎的「畫家村」!
北京畫家村的歷史有些年頭了，上世紀八九十

年代起，北漂畫家和大批藝術院校畢業生開始聚
集在圓明園一帶，以手中「反叛」的畫筆塗抹
心中的「烏托邦」，圍繞傳統畫法或「先鋒藝術」
進行探討、創作、交易，這裡漸漸形成一個演繹
藝術夢想的「畫家村」，引來眾多市民的光顧。但
他們經常面臨被「城管」驅趕的危險，過 流浪
藝人的生活。隨 圓明園地區的整頓改造和城市
擴建，這裡的創作環境和生活成本日趨昂貴，加
上隨時被拆遷的壓力，「畫家村」被迫向東郊東
移，通縣的宋莊瞄準這一契機，趁勢而為，向畫
家們伸出熱情雙手。
作為畫壇中人，筆者知道清代時這裡曾是皇陵

要道，1992年起，以小堡村為核心的宋莊人迎來
畫家的入住，大張旗鼓地渲染「當代藝術」，不到
十年功夫，「畫家村」就成了氣候，甚至帶動了
周圍大興莊、辛店和喇嘛莊等村落。如今居住於
此的北漂畫家多達數千人，土生土長的小堡村人
也開啟租房為生、賣畫為業的新生活，有的甚至
當上畫家的經紀人，使宋莊成為京城一張藝術名
片和新興旅遊景區了。
北漂畫家追求的是成為最有競爭力的藝術家。

在崇尚物質與時尚的今天，他們不少人固守清
貧，夜以繼日殫精竭慮，埋頭創作最暢銷的藝術
品。他們深知「藝術家永遠是被選擇者」，他們力
求個性與創新，「畫不驚人誓不休」，用個性化的
表現方法營造獨特的藝術架構，吸引來自海內外
的僱主和淘寶客。
20年來小堡村的變化可謂翻天覆地，許多人在

宋莊夢想成真。徘徊於一間間櫛次鱗比的畫廊和
藝術工作室，一個個造型奇特的環島雕塑、一家
家新超前衛的藝術館，令人目不暇接嘆為觀止。
經歷20年的發展，如今的宋莊已經變成一個現代
藝術創作的產業聚集地，讓人真真切切感受到其
日益成熟的藝術文化氛圍。據悉，宋莊畫家村未
來3年將投資十億，打造一個大型文創發展平台。
另一個與宋莊齊名的北漂畫家集聚區是位於朝

陽區酒仙橋地區的「798藝術區」，它因原國營798
廠所在地而得名，面積達60多萬平方米。隨 城
市擴建改造和798廠外遷，從2001年起，一些前衛
的北漂藝術家集聚於此，他們對原有的德國包豪
斯風格廠房進行改建和裝修，興建起一個個畫
廊、藝術中心、繪畫工作室和設計公司，使這裡
變為極富特色的藝術創作新領地，如今「798」已
成為北京都市文化的新地標。
798藝術區有 濃厚的中國元素，但「愈是民族

的愈是世界的」，798每天吸引來大批來自海內外
的淘寶者和遊客，熙熙攘攘風情萬種，使它變成
時尚潮流和前衛藝術的代名詞，以至出現「到北
京要看三個地方：長城、故宮、798」的流行語。
但理想不等於現實，在「經濟是基礎」的普世

真理影響下，再出眾的畫筆也不能「畫餅充飢」，
擺在大多數北漂者面前的首要問題是解決溫飽等
生計，況且宣紙、畫布、顏料愈來愈貴，所以滯

留在宋莊的「尋夢人」不斷面臨分化、整合和重
組。不少人因賣不出畫而囊中羞澀，過 捉襟見
肘的潦倒日子，只好背起行囊悄然離京重返故
里。
一些佼佼者則另當別論了，他們經過多年打拚

已成氣候，藏家源源而來，作品不愁出售，一幅
好畫動輒上萬、十幾萬。這些幸運兒已經在京購
了豪宅、擁有寬大的畫室和經紀人，辦起工作室
或培訓班，成為京城文化圈中的新寵。
我有位閨蜜叫筱雪，從小喜歡繪畫，來京打拚

多年，一開始她在潘家園設攤賣字畫，含辛茹苦
慘淡經營。後來搬到「798」，重操舊業自己作
畫。她最愛畫人物和花草，擅長將中國畫的筆墨
造型與西畫的光和色完美交融，她以重彩繪製的
仕女與小貓凸顯別樣的審美情趣和豐厚內涵，令
人耳目一新，逐漸得到行家的讚許，購畫的回頭
客多了起來，收藏價值和升值空間也漸入佳境。
筱雪對此並不滿足，她不停地思考，盡可能遍

訪京城名家，想不斷突破自己，成為一名真正的
藝術家。去年她得知自己敬仰的重彩名家石齊先
生在北京三里屯設有石齊藝術研究會，並舉辦國
畫培訓班，立馬報名參加。石齊的授課形式生動
活潑，現身說法和師生互動，使教學效果事半功
倍大受歡迎。每周一天近距離聆聽大師講課，令
筱雪獲益匪淺。石齊先生也很欣賞筱雪的上進心
和進步，鼓勵她走中國式重彩藝術之
路。筱雪對我說，每聽一堂課都是高
層次的藝術洗禮，她感到自己繪畫之
路更寬廣亮堂了。
還有一個叫小柯的北漂青年，命運

就不如曉雪了。年過不惑的小柯是陝
西人，20年前他懷揣藝術夢想，從寶
雞背 畫板行囊隻身來到北京，一心
想考中央美術學院，但名落孫山，從
此滯留北京，先後在圓明園、宋莊和
798一帶租房繪畫，逐漸融入北漂畫家
圈子。
後來小柯向親友借了錢，花10萬元

在宋莊一個村子買下一個破舊的四合院，從此結
束蝸居的房奴生活，正式開始北漂藝術之路。他
的第一夢想是籌建自己的工作室或成為一名簽約
畫家。他每天早出晚歸，操 一口陝西話奔波於
京城各大畫廊、藝術館或文化公司，趕繪迎合市
場需求的商品畫。但他連夜趕製的作品每每被斥
為「毫無新意」，於是生活漸漸拮据，顏料、畫
布、生活費、交通費和每月的還款計劃令他愈來
愈吃不消。更有甚者，他與宋莊人簽訂的「購房
合同」被裁定「非法無效」，整修一新的「家」難
以保住，不到一個月，懊喪不已的小柯瘦了10斤
⋯⋯
一位熟知京城畫界現狀與內幕的文化官員對我

說，京城「畫家村」的變遷和現實，證明大浪淘
沙、適者生存這一真理同樣適合於美術界。能留
在北京的，是最有創造力、最具炒作力、最經得
起市場檢驗的少數藝術家。大多數無名畫家在激
烈的競爭中如履薄冰艱難前行。也有人並不想當
名利雙收的「職業畫家」，只是鍾情於宋莊、798
特有的藝術氛圍而選擇留下來。
北漂藝術家來北京尋夢淘金，浮沉軌跡充滿人

生坎坷，可謂迷茫與追求同在，失落與機緣並
存，它讓我們深深感受在經濟大潮和社會變革下
中國文化的涅槃和變異，我更要為這些心懷夢想
特立獨行的北漂畫家寄予深深的敬意與祝福！

北漂的畫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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